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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叫“科学”的种子

1975年夏末，我高中毕业后留在中学当代课老
师。三个月后，时任老家大队党支部书记到中学来，
让我回农村锻炼，同时担任共青团大队书记。那时
候，回去当农民就有机会被推荐上大学，我二话没说
就跟着书记回去了，大忙时与所蹲点的生产队长一
起带着社员抢收抢种，农闲时带领大队青年突击队
挖河（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揇泥（一种积造有机肥的
方式）。

1976年初春，我所蹲点的生产队来了一个在校大
学生，当时在江苏农学院土化系学习。每天午饭后，我
俩就坐在打谷场上聊宇宙、侃天下。我总是好奇地问
他在大学里学的东西，其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知识，就
是“土壤是从岩石中风化而来的”。那时候的高中毕业
生哪能理解那么“深奥”的学问？

1977年初秋，我填完入党志愿书，继续带领大队
青年突击队挖河、揇泥。那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全
公社积压了整整 11 年的 1000 多名初高中毕业生已
经在公社大会堂进行文化复习，准备这一场久违的
考试。此时，高中时的班主任张澍本老师眼看着他
认为能考上大学的学生迟迟不来参加复习，几次来
到我家做工作，劝我好好准备高考。

终于，在离高考（地级市初考）还有10天的时候，
带着一身泥土的我，踏进了公社那个能容纳 1000人
的大会堂，看看坐在左右两侧的同代人，深感自己这
次是没希望了：他们已经懂了很多，而我两眼摸黑
呐！感谢班主任张老师又来给我加油鼓气：“不要灰
心，我了解你的底子，你要是考不上大学，全公社能
考上的可能也就寥寥无几了。”就这样，懵懵懂懂、稀
里糊涂、跌跌爬爬中先初考、后省考，最终成为当年
全公社考上大学本科的千分之七中的一名。

而且，就是当初那个大学生给我讲的“土壤是
从岩石中风化而来的”这么一点挥之不去的知识，
就像一颗种子种进我的心里，悄悄发芽，不懈生长，
让我在填报志愿时，就义无反顾地填了江苏农学院
（曾由南京农学院与苏北农学院合并成为江苏农学
院）土化系，因为我已经深知这个专业肯定有“科
学”的东西。

求学：一代人的困顿与欢乐

1978 年，沐浴着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憧憬着
科学的未来，哼着歌星邓丽君曲子的我，终于踏进
了大学之门，开始探索“土壤是从岩石中风化而来
的”奥秘。

入学后，当时的系党总支书记兼我们班班主任
林敏端老师给我们进行英语摸底考试时，全班 35个
人，26个英文字母全默写出来的寥寥无几。然而就
是这个沉重的打击，激发了我们班学习英语的激
情。一个月的军训后，居然让我们班每个人头脑中
的英语单词平均增加了 3000个！班主任很高兴，说
这些孩子可教，鼓励我们好好学习，还帮我们购买

“Essential English”（基 础 英 语）和“New Concept
English”（新概念英语）等书籍，以至于我们班全体同
学后来都像她的孩子一样那么亲近。

大三学习农业化学总论和施肥课程时，我深受
启蒙老师裴保义教授（当时国内最有名的有机肥专
家之一）的影响。裴先生个子不高，但知识渊博，讲
课条理十分清楚，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四年
的大学生活不仅让我深刻理解了土壤的发育与形
成，更让我懂得土壤肥力是作物生产的基础，也是一
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命脉。

1982年年初，还不知研究生是什么的我，随大流
也考取了南京农学院植物营养专业有机肥方向的硕
士研究生，师从裴保义教授。入学虽然不足一年时
间，但由于隔三差五经常聆听裴先生的教诲，使我很
快进入了有机肥研究领域。不料，先生重病缠身，使
作为学生的我痛苦万分，在陪伴先生就医的日日夜
夜，得到先生传授真经：只有把有机肥料和无机肥料
配合施用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裴先生去世后，我一度迷茫、消沉，怀疑自己还
能不能读完研究生和拿到硕士学位，颇有万念俱灰
之感。而后，系里把我“过继”给同一学科的史瑞和
教授。一次闲谈中，史先生说喜欢英式英语，那时的
我说普通话都带着浓厚的无锡口音，现在还基本如
此，哪能辨别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的差别，但我马上
开始狂补英式英语。硕士毕业、博士生面试时，史先
生用英语问了我几个简单的专业问题，我居然学着
用英式英语回答了这些问题。史先生从五个笔试都
通过的候选人中只选了我，从此跟着史先生又做了
三年的土壤氮素肥力研究。

1987年12月22日，女儿四周岁生日的那一天，我
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选择那天答辩，主要原因
是博士论文答辩后，学校会给每个答辩委员和答辩秘
书以及答辩人发一个南农烧鸡，作为辛苦费犒劳。这
样一只鲜美的烧鸡对当时我和我的家人来说是难得的
美食，这样我为女儿过生日就不用再花钱了。

整整六年硕士生和博士生的科研训练，给我今
后的科学研究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在怎
么发现现象、提出假设（科学问题）、验证假设等方面
得到了系统、完整的科研素质训练。从 1978年 3月
10日大学入学，到 1987年 12月 30日博士毕业，整整
花去了我 10年的黄金时间，也把家庭经济读到了一
贫如洗的地步。

写这段话旨在提醒年轻人，人穷没关系，关键是要
拥有真正的本事。上了大学，读了研究生，你的科研能
力就是你最大的资本，总有一天会给你足够的回报。
当然，真正的科研是靠兴趣和爱好来驱动的，为了赚钱
进行科研只是暂时的。养家糊口需要一定的经济支
撑，但真正的科学家是为了揭示自然界的奥秘，并将这
种理论再转化成改造自然的技术或产品。

“肥沃”的土壤迎来科学的春天

1988年1月1日，我正式成为南京农业大学的一
名青年教师，继续从事有机肥对土壤肥力影响的研究。

毕业后的第一个科研项目是有机肥改良滨海盐
土的研究工作。当时没有任何科研经费，我们就承
包了 2000亩滨海盐土，探索出一条在利用中改良滨
海盐土的途径，还曾被《光明日报》报道过，刊发在头
版头条。

1989年年底，江苏省原化工厅厅长徐以达先生
在江苏省海安县考察“百万雄鸡下江南”的项目后，
发现养鸡场的粪便可以作为肥料来利用，而不能随
地弃置。徐以达先生找到我（当时算是做有机肥研
究最年轻的后生），同时让海安县拿出 2万元给南农
大，立题研究鸡粪资源化利用，这是我人生中拿到
的第一个有经费的科研项目。我迅速开始进行商
品有机肥产品研究，当时是用太阳晒、手工搓出来
的鸡粪颗粒有机肥。现在想起来很可笑，这样做一
公斤肥料可以，但田间示范要做几亩地，需要几百
公斤颗粒有机肥。那时候，买一台小型造粒机需要
3000 多元，经费拮据的情况下，一咬牙就搓了 3 天，
手工制造了 600多公斤鸡粪颗粒有机肥！浓浓的鸡
粪味，让我对有机肥研究产生了别样的情感。首次
利用这种颗粒有机肥来防控番茄连作障碍，获得了
比较成功的案例。

1992年，“优质有机肥堆制过程中的生物化学特
征研究”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列入面上项目，有机
肥研究领域进入国家视野。这个项目经费虽然已经
是20万元，当时已经算是很大的面上项目了，但由于
要做具有一定规模的堆肥，这个经费还是相当紧张，
我只好继续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做堆肥。为了不让实
验楼里的其他老师也接受堆肥味道的“熏陶”，我每

天关紧门窗，一个人独自“享受”。每次从实验室回
家，夫人在门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衣服递给我，换
了再进屋。三年的国家基金项目，使我获得了做不
同原料堆肥的菌种，这个实验室也就成为了中国有
机肥产业发展的发源地。

由于第一个国家基金面上项目的出色完成，
1995年和1998年团队先后两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重点项目的资助，研究不同有机肥养分转化和
循环特征。两个重点项目的实施，基本上确立了团
队在中国有机肥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

1998年，在原农业部第一批“948”重点项目的支
持下，我们全面开始了有机肥产业化技术工艺研究，
研发出有机肥和有机无机复混肥制造新工艺，显著
提高了有机类肥料生产的效益和品质，成果获得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农学人都知道农业生产周期长，而有机肥专家
更知道，有机肥只能培肥土壤，对当季作物的增产效
果不明显，导致农民施用有机肥积极性不高。于是
我们开始思考如何利用腐熟堆肥研发出作用效果更
好的功能型有机肥（即生物类有机肥）产品。这时
候，正赶上国家对农业科技的大规模投入，在科技部

“863”重点项目（2001年）和原农业部公益性行业专
项（2008年）的资助下，我们开始对商品微生物有机
肥进行研究。

所谓微生物有机肥就是在腐熟的堆肥中再接种
功能性微生物菌种，使有机肥具有促生、防病的作
用。为此，我和团队一起建立了生物有机肥制造新
工艺，筛选到具有显著促生的芽孢杆菌 SQR9，建立

了芽孢杆菌生物肥二次固体发酵工艺，使生物有机
肥产品中有益菌含量每克超过 108个芽孢。也就是
说，我们的新型有机肥，能让庄稼长得快、长得好、不
生病。最终这个成果不仅广受农民欢迎，还荣获国
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和江苏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核心
专利获中国专利金奖。

把“变废为宝”做得更彻底一点

在利用鸡粪做有机肥研究时，有人笑我们连鸡
粪都不放过。其实在我们土肥人（土壤有机肥料研
究者）眼里，没有真正的“废物”，什么都想拿来循环
利用，变废为宝。近几年，我们团队又在利用病死畜
禽酸解获得的氨基酸和作物秸秆研制木霉全元生物
有机肥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什么是全元生物有机
肥？往大的说，就是指能够改善土壤条件和促进植
物生长的有机、无机、生物三大主成分；往小的说，是
指能够提供植物生长所必需的各种营养元素和部分
氨基酸。

我们团队经过长达 10年的技术攻关，将粉碎的
作物秸秆和酸解的氨基酸混合后作为发酵基质，通
过严格控制其pH值，就能让木霉真菌在一个敞开的
空间，且基质材料无需高温灭菌条件下进行生长和
产孢。这个发明专利申请后不到半年就被授权，是
同年内最具创新点的发明专利之一。后来我们又进
一步研究筛选到快速分解作物秸秆的微生物菌群，
研发出大规模利用作物秸秆类植物性原料制造木霉
生物类肥料的工艺。

如今，木霉固体菌种制造技术和秸秆快速腐熟
堆肥技术的突破，已经为木霉全元生物有机肥产业
发展做好了技术储备。已有多家大型企业在转化相
关技术，利用农作物秸秆、芦蒿秆、中药渣、树枝落叶
等原料，快速制造腐熟堆肥的大规模产业化景象，已
经在南京八卦洲等地出现。

2008年8月的时候，我们团队在山西省临汾市县
底镇的一个有着 14年果龄的苹果园里，亩均施用了
300 公斤全元生物有机肥。等到 2009 年 10 月收获
时，产量比上一年增加了 40%，所有老树都长了很多
新芽和新枝。然后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施用了全
元生物有机肥的苹果树，其根系当年新根量比对照
果树增加了 80%，根系活力增加了 60%左右，而且土
壤微生物区系显著优于对照区土壤。

当时很多人纳闷为何会有这样的变化？其实就
是因为这种肥料，一方面可以让土壤中现有的、好的
微生物长得更快，另一方面还能引进土壤中缺乏的、
其他好的微生物，让它们进入土壤后能够如鱼得水，
全身心地投入培肥土壤的工作。

现在好多人常反映，水果没有以前的果香了。
其实果香属于植物的次生代谢，主要受土壤肥力影
响，长期施用化肥后，植物不容易产生次生代谢，这
就会导致果品风味受到影响。因此，提高土壤肥力，
才是提升作物高产、优质、口感的关键。

我相信，将来的肥料产业中木霉全元生物有机
肥会唱主旋律。届时，一个农村没有废弃物，土壤酸
化被止住，土壤肥力持续提高，农产品又香又甜的梦
想就会变成现实了。

算下来，从 1982年以来，足有 41个年头，有机肥
与土壤肥力研究一直是我研究工作的中心线。所有
对人类有意义的工作都不是一个个体能完成的，科
学研究更是如此。幸运的是，我的研究工作，正好赶
上改革开放后欣欣向荣的春天，国家大力支持各项
基础研究项目，托举起我国有机肥研究挤入国际同
行前列。

土肥人的“土气”初心和兴国梦想

自然科学的殿堂里，没有比研究土壤和肥料更
接地气的了。也许是我们土肥人更能体察农业生产
的规律和农民耕作的不易，我们都有一种暗暗的心
思：一定要把我国的土肥学科发展得更加霸气！土
肥学科几经沧桑，虽然不能像作物学科那样，有实实
在在金灿灿的收获易入人眼，但如果没有合适的土
壤培育，再好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也难以达到高
产。土肥学科正是按着其内涵和国家需求在健康、
快速地发展，从土壤肥料发展到农业资源与环境，无
疑大大扩展了学科研究领域，这种从“土气”到霸气
的扩张，正是以土肥研究来关注我国土壤资源可持
续利用和水土环境的保护，从而达到有效推动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

我常跟我们团队的年轻人讲，我们的研究就是
围绕“有用”和“有理”。“有用”是指科研要围绕国家
和社会所需，切实破解农业生产上的难题，持续改善
土壤、生态和环境。“有理”就是探究背后的科学问
题，揭示为什么有用的机制、机理。一个人的理想和
国家民族的发展相结合是幸福的，一个人的事业发
展和国家民族的发展轨迹相重合是幸运的！

在国际上，从事资源环境研究的人员中，几乎
100%都具有土壤肥料的背景知识。正是遵循这种学
科发展的通用规律，40年来，我国农业大学中的土化
系陆续易名为资环学院。现在的农业资源与环境学
科不仅要关注食物足量和安全生产，更要开发和研
究土壤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水土环境保护的技术与机
制。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去的土肥学科已经完全不
能覆盖如此宽广的领域。我们也溯流而上告别“土
气”，编入“正规军”，进入国家经济建设的主战场，浩
浩荡荡继续探索“土壤是从岩石中风化而来的”奥
秘，去领略“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的风
采和气度。

我这 40 年的有机肥研究生涯，似乎揭示了一
个中国谚语错位隐含的科学道理：鲜花插在牛粪
上——绝配！这是因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正
是因为牛粪默默无闻地协调基质中的水肥气热，
才使鲜花永不凋萎！一个 PhD（哲学博士）就应该
用哲学的思维去看待和分析自然界的事物。当
然，如果也能以此来面对一些社会现象和人生，那
就更能释放自己，活得就更舒坦和滋润了。自然、
人生、社会，无一不是这样。

40多年的学习和研究，也许读者会想象我已经
是一个老气横秋的有机肥专家，其实我对有机肥事
业的憧憬，还像是三十岁出头的“牛犊”。中国 13亿
亩农田土壤的生物活性有待提高、5亿亩次经济作物
土壤的微生物区系需要调控、18亿亩耕地土壤中有
益微生物正在嗷嗷待哺……还有那一望无际的盐碱
地，长着稀稀拉拉的樟茅草张着笑脸，亟待我们这些
资源环境的同仁们携手努力。

拯救土壤，拯救土著有益微生物，也要让外源有
益微生物带着“馒头”（有机肥）下地，在土壤中生存、
繁殖，让土壤世界充满益生菌的爱，重现“青山横北
郭，白水绕东城”的景观。我相信，随着有机无机生
物全元复混肥产业在中国方兴未艾和突飞猛进的发
展，我们每个农业资源与环境的科技工作者都会如
同春风化雨，必将越活越年轻。

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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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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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沈其荣（后排中）读研时，跟导师史瑞和教授和两位师弟的合影。

沈其荣，1957年生于江苏省无锡市，土壤肥料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有机（类）肥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省部级一等奖6项；获国内外发明专利授权78件，中国专利金奖1
件，中国专利优秀奖2件。还先后获得光华工程科技奖、全国创新争先奖、中华农业英才奖、做出突出贡
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等荣誉称号。

40 多年的学习和研究，
也许读者会想象我已经是一个老气横秋的
有机肥专家，其实我对有机肥事业的憧憬，

还像是三十岁出头的“牛犊”。


